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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回國參加八路軍的著名軍旅作家白刃
他14歲遠赴菲律賓，逐漸走上革命道路，

20歲左右回國參加抗戰，在炮火中將自己鍛造
成一位堅強的「文藝戰士」；新中國成立後，
他筆耕不輟、著作等身，創作的《兵臨城下》
劇本引起了周恩來總理的關注

人物名片：
白刃（1918年—2016年），原名王年送，

又名王寄生，筆名王爽、藍默，祖籍福建泉
州石獅，菲律賓歸僑，著名軍旅作家。1932年
前往菲律賓，1936年參加革命，曾任菲律賓馬
尼拉華僑中學「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常務委
員、菲律賓華僑中學《救亡月刊》編輯、中
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會員。1937年回
國，歷任八路軍第115師司令部參謀、山東抗
日根據地《魯南時報》總編輯、《戰士報》主
編、《民兵報》總編輯、《山東畫報》副主
編、安東（丹東）廣播電台台長、東北民主
聯軍西滿軍區宣傳科科長兼《反攻報》主編、
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後勤部教育科科長兼《後勤
報》主編、第四野戰軍政治部編輯科科長、解
放軍藝術學院教授等職，參加過遼沈和平津兩
大戰役，曾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二級紅星功勳榮
譽章。60多年來，出版小說、劇作、詩歌、散
文30餘部。

店舖倒閉 飽嘗生活之苦
1918年，白刃出生于福建省晉江縣永寧

鎮（今屬石獅市）一個普通華僑家庭。永寧靠
海，歷史上是海防重鎮，這裡迄今仍可見明代
抗倭慘烈戰役留下的痕跡。或許因為打小就聽
抗倭英雄傳說，白刃的性子裡總透著一股剛毅
與堅韌。

父親年輕時就去菲律賓干苦力活，後來做
了點小生意，家境逐漸好轉。白刃8歲時，父親
返鄉，領著他去給至聖先師孔子的牌位磕頭，
然後帶他到私塾就讀，念《三字經》《千字
文》，學描紅、學寫字，算是推開了儒學的大
門。晉江自古便是戲劇之鄉，各鄉各鎮都有戲
班子，一到節日，鑼鼓喧天不在話下。除了演
戲，鄉村裡還遍佈著南音社（也叫絃管社），
管弦絲竹每天不絕于耳。白刃很「黏」戲曲，
小時候是有戲必看，有南音必聽，小腦袋瓜裡
裝了不少戲文，日後他鍾愛寫戲與這不無關
係。1932年冬，白刃離開了家鄉，搭乘英國輪
船前往菲律賓，從此他的童年繪上了異國的色
彩。不久之後，海的彼岸更讓他嘗到了獨立漂
泊的滋味。

最初，父親與人合夥在菲律賓中部怡朗
市那巴示社開了一間「合益」雜貨店。店舖不
大，但日用雜貨，應有盡有，生意還算穩定。
白刃白天在店裡幫工，晚上就到怡朗的一家華
商學校唸書。但好景不長，上世紀30年代，世
界經濟危機的風暴刮到菲島，怡朗陷入蕭條，
「合益」店的生意也一落千丈。1933年，父母
回到永寧為祖母辦理喪事。不料，天有不測風
雲，父親辛苦攢下的存款被益華錢莊捲走，家
裡多年積蓄化為烏有。為此，父親心灰意懶，
不肯再赴菲律賓，留在老家種地。可憐的白刃
孤守「合益」雜貨店，承受了遠非他的年紀應
該承受的生活之重。過不了多久，「合益」雜
貨店倒閉，白刃只好自謀出路，一路漂泊浪跡
到了馬尼拉。

追逐曙光 毅然回國參戰
在馬尼拉時，白刃幸運地進入華僑中學。

為求生存，他半工半讀，白天賣報，晚上則進
學校讀書。白刃當時每天賣的報紙，除了《前
驅日報》就是《華僑商報》。《華僑商報》是
菲律賓華文報中的佼佼者，主張抗日救國，反
對內戰，是愛國華僑及進步青年喜愛的讀物。
白刃還兼任《華僑商報》報社譯員，總編經常
交給他一些路透社、合眾社、哈瓦斯社等通訊
社的電訊，由他譯成中文，然後刊登。遇上外
國電訊不多時，白刃便跟著記者們出去採訪，
對于民間疾苦有了更深的瞭解。

在馬尼拉華僑中學，中共最早的黨員之
一、進步老師董鋤平（又名董冰如）對白刃極
為關心，他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引導白刃走
上革命之路。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
東北後，鐵蹄踏進長城。在董鋤平老師的倡導
下，華僑中學師生成立「人人日日抗日救國
會」。董老師從白刃一篇《可憐的婢女》作文
中感受到白刃同情受壓迫階級的情懷，于是介
紹他參加抗日救國會，並在大會上推選白刃任
常委，負責宣傳工作。

在南洋，白刃還加入抗日團體——中華民
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為宣傳抗日，白刃
參加馬尼拉華僑業餘劇團，演抗日文明戲，既
喚起華僑抗日救國的熱情，又通過演出為國內
抗日活動募捐。

華僑中學人人日日抗日救國會在董鋤平的
領導下，開展抗日反蔣救亡活動。師生們出牆
報、散傳單，唱救亡歌曲，開宣傳大會，撰寫
詩歌散文在華文報上發表。1936年華僑中學抗
日救國會出版十六開鉛印本《救亡月刊》，白
刃參加該月刊的編輯工作。據白刃後來回憶，
1936年12月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
《救亡月刊》在1937年元月號中刊登了社論
《國共合作的一線曙光》，為建立抗日民族統
一戰線吶喊助威。該期月刊上還登了白刃寫的
《汪精衛回國之後》，揭露汪精衛于「西安事
變」後，勾結日寇，陰謀擴大內戰的企圖，反
響較大。

「西安事變」後，正值菲律賓各校放年
假，董鋤平趕去香港與廖承志同志密談，之後
返回馬尼拉跟華僑中學的同學們談了「西安事
變」的始末。董鋤平叮囑大家，積極宣傳「團
結抗日」。得知國共合作出現曙光後，白刃無
意繼續留在南洋讀書，一心想回國參戰。1937
年春，白刃告別馬尼拉，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
國。在回國的輪船甲板上，他高唱田漢詞、聶
耳曲的《告別南洋》：「再會吧，南洋/你海波
綠，海雲長/你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們民族的血汗
/灑遍了幾百個荒涼的島上……再會吧，南洋/我
們要去爭取一線光明的希望！」

誅筆伐  披露惡人惡行
回國後，白刃先到了南京，但因人生地

疏，救國無門，只好轉回廈門。後來，白刃考
上「福建省私立集美學校」（即集美中學），
開學不久，日寇空襲廈門。在各種進步思潮的
鼓舞下，他更堅定了去延安參加八路軍的決
心。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
白刃返回家鄉永寧組織青年救國會。他每天領
著一群青年到各村宣傳抗戰，還在永寧大埔自
編自演文明戲《金門淪陷》。1938年夏天，白
刃撰寫的《國難嚴重下的泉州軍政》在漢口
《全民週刊》刊發，文中揭露泉州駐軍旅長錢
東亮的種種劣跡。錢東亮系蔣介石侍從室主任
錢大鈞的侄子，其在泉州橫行霸道，魚肉鄉
民，百姓敢怒不敢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
白刃通過撰文發聲，可以說是替泉州人出了一
口惡氣。不過，白刃也因此得罪了錢東亮，隨
時都可能遭遇「黑手」。于是白刃只得遠遁避
難，幾經輾轉來到了廣州。

在廣州時，白刃和同學找到東山百子路
八路軍辦事處，開了一張前往延安的介紹信。
隨後，經漢口前往西安。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
處，他們被編隊之後，徒步行軍前往延安。800
里跋涉行軍，一下子讓白刃及他的同學感悟到
了抗戰的「第一課」。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了中國
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用來培
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白刃到達延安後，便被編

入「抗大」第五大隊。後來，學校轉移至晉東
南，在敵後方辦學，白刃也被調入化學隊，在
那裡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白刃隨「抗大」剛遷往晉東南，就遇上了
日軍重兵圍攻。1938年4月4日，日軍第108師團
主力，第16師團、第20師團、第109師團及酒
井旅團各一部共3萬餘人，分九路向晉東南地
帶發起重圍之勢，意圖剿殺八路軍。此時，八
路軍在東路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的
統一指揮下，組織兵力，阻擊日軍。1938年4
月10日前後，日軍從東、西、北三面相繼侵入
抗日根據地。中國軍隊頑強反擊，抗戰史上有
名的「晉東南反九路圍攻戰役」打響。此時，
「抗大」搬到太行山上。能寫會唱的白刃，調
到八路軍秦賴支隊組織的臨時宣傳隊工作，在
平順、壺關、陵川一帶的農村裡寫標語、演街
頭劇、說快板，組織抗日，召集群眾會宣傳黨
的主張和抗日救國的道理，動員群眾支援八路
軍，粉碎日寇的進攻。經過半個多月的浴血奮
戰，八路軍徹底粉碎了日軍的圍攻，取得了殲
敵4000餘人的重大勝利，有力地鞏固和發展了
晉冀豫抗日根據地。

1939年2月，「抗大」一分校在晉東南的故
縣成立，白刃入編該校。1940年1月，白刃隨一
分校遷至山東沂蒙山區，後被派至八路軍第115
師司令部當參謀，從此開始了新的戰鬥生活。

戰地採訪 不懼槍林彈雨
在八路軍第115師，白刃的寫作才華很快

顯現，遂被調到師政治部當新聞幹事，隨部隊
征戰于抗日前線。在這期間，白刃寫了不少膾
炙人口的戰地報道，他後來沿用終生的筆名
「白刃」便誕生于此時。

1940年初，八路軍第115師向山東天寶山區
發展，代理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指揮部隊于
該年2月14日一舉攻克界于抱犢崮山區與天寶山
區之間、處于費（縣）滕（縣）公路上的要地
白彥，全殲了據守該村的偽軍。日軍為控制魯
南山區，決定重占白彥，以恢復費縣與滕縣的
聯繫。

3月12日，日偽軍出動700餘人，分三路向
白彥發動進攻。當時，作為新聞幹事的白刃隨
第686團投入戰鬥。面對敵軍的進犯，我軍奮勇
作戰，給予敵人迎頭痛擊。由城後進犯的日偽
軍，被第686團阻于柴山，並追至黃草坡，殲其
大部；由大平邑出動的日偽軍在白彥北遭打擊
後，會同梁丘出動的日偽軍進佔白彥。當夜，
第686團趁日偽軍立足未穩，襲入白彥，以短促
火力和白刃格鬥大量殺傷敵人。13日拂曉，日
偽軍殘部向西北方向逃竄，白彥保衛戰獲得勝
利。白刃也參加了這一場驚心動魄的肉搏戰，
端著刺刀與日偽軍廝殺。戰鬥結束後，他不顧
疲倦，趕寫了一篇通訊《在觀察所》，發表在
《時事通訊》上並署名「白刃」。

慢慢地，「白刃」筆名越叫越響亮。在山
東抗日根據地，白刃成為官兵們公認的「鐵筆
戰士」。後來，白刃還接連擔任《魯南時報》
總編輯、《戰士報》主編、《民兵報》總編
輯、《山東畫報》副主編等職。

長期生活在戰爭中，離開遙遠故鄉，難
免會掛念親人。1943年，雖然各地通信艱難，
白刃還是試著往永寧家中寄信，想不到竟接到
回信。這時的他才知道日寇1940年曾從晉江深
滬灣登陸，在永寧各村燒殺，製造了「永寧慘
案」。他的父親王千宗在戰亂中得病，因找不
到醫藥治療而病故……白刃哀痛不已，更將一
腔悲憤傾注于筆尖，寫出一篇篇鋒銳的戰地報
道，讓它們像炮彈一般轟向惡貫滿盈的日寇。

1945年抗戰勝利後，白刃隨部進軍東北，
先後在東北安東（丹東）任廣播電台台長，後
任西滿軍區宣傳科科長兼《反攻報》主編、解
放軍第四野戰軍後勤部教育科科長兼《後勤
報》主編、新華社前線分社記者，隨部參加了
遼沈、平津兩大戰役。他的戰地採訪鏗鏘有
力，在炮火紛飛的歲月裡播種著閃亮的希望。

筆耕不輟 創造經典之作
應該說，雖然之前也有編過文明戲，但白

刃真正的戲劇創作始于讀「抗大」時。一次，
學校要慶祝黨的生日，他所在的學員隊排練節
目，白刃提筆寫了此生第一個完整劇本——
《天堂地獄》。後來，他還寫了詩劇《過雪山
草地》等，反響頗佳。

白刃的小說創作則開始于解放戰爭時期。
1948年，在大軍進關之前的戰鬥間隙，他著手

撰寫長篇小說《戰鬥到明天》，文章在解放
初期的《人民文學》和《長江日報》等報刊上
陸續發表出來，書中一段還被日本《中國文
壇》譯成日文，以《救出》為題刊登。第一次
全國文代會後，他將這部長篇小說寄給了大作
家茅盾先生。茅盾對他的作品給予了充分的肯
定，並提出了具體修改意見。1951年，長篇小
說《戰鬥到明天》正式出版，茅盾為書作了序
言。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白刃曾任第四野
戰軍政治部編輯科科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創
作員、長沙警備區顧問等職。1979年，調入北
京解放軍藝術學院，1985年離休。他曾被選為
中國劇作家協會理事、全國歸僑文協顧問、菲
律賓菲華文聯顧問、澳門福建同鄉總會名譽顧
問、全國僑聯委員等；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二
級紅星功勳榮譽章，作為著名作家享受國務院
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白刃半個多世紀來筆耕不輟，新中國成
立之後，他從事專業文藝創作，主要作品有長
篇小說《戰鬥到明天》《南洋漂流記》《龍真
人別傳》；短篇小說集《白刃小說選》《平常
人的故事》《激流》；戲劇《白刃劇作選》
《糖衣炮彈》《白鷺》《兵臨城下》《戰火紛
飛》《烏金城》《香港之夢》《蓮花港》；詩
歌《鐵腳團長》《前進的回聲》《野草集》；
散文《無敵英雄》《香港見聞》《永不凋謝的
花》；傳記文學《羅榮桓元帥記事》；電影文
學劇本《兵臨城下》；長篇唱詞《沉冤記》等
30餘部書，計400多萬字。白刃90歲時，著手著
述長篇回憶錄《歸國70年》。

值得一提的是，1962年至1963年，話劇
《兵臨城下》上演，周恩來總理曾先後看了三
遍。後來，聽說話劇即將改編成電影，周總理
更是親自召見白刃，與他面談近兩個小時，對
劇本改編提出了諸多中肯的意見。作品能受到
周總理的重視，這對于作家白刃來說，無疑是
最大的褒獎。）白刃之光 照亮軍旅文壇

石獅永寧詩人王振漢曾回憶稱，白刃少小
背井離鄉，後來又在各地忙于參加革命工作，
但他始終不忘故土、不忘鄉音，對那小時候曾
攀登過的姑嫂塔、觀日台、玉帶橋，尤其是那
屹立于石獅朝陽山上的鎮海石，魂牽夢縈。每
次回鄉，白刃都要到鎮海石下瞻仰一番。

有一回，王振漢陪白刃到永寧大街散步，
一些鄉親正在聚精會神地彈奏南音。白刃悄悄
地在他們背後坐下，專注地聽著，閉眼品賞每
句曲詞，用腳尖輕輕地壓著拍子。後來，他和
大家一起演奏一曲。鄉親們都說白刃「沒有半
點官架子」。白刃則對振漢說，「南音很有藝
術價值，是閩南群眾喜歡的音樂，應該組織起
來，活躍農村文化生活。」白刃回北京時，還
特地買了一把琵琶帶回去，這是對故土、對于
「根」的執念。

對于白刃來說，永寧是生他養他的故鄉。
年輕時，他孝順父母，掛念親人。步入中老年
後，他則更加關愛自己家鄉的孩子們，希望他
們都有一個幸福的未來。「文革」之後，白刃
返鄉。消息一傳開，永寧和附近地區的中小學
校紛紛邀請他給學生講革命鬥爭故事或介紹寫
作經驗。白刃欣然允諾。一天，石獅石光中學
的師生準備到永寧拜訪他。白刃知道了，便提
前趕到學校。見到風塵僕僕、滿頭大汗的白
刃，石光中學校長高鴻昌感激地說：「我們正
要整隊出發……」白刃笑著說：「我自己來，
少費勁嘛！」據王振漢回憶，白刃常給石獅中
小學生講理想、講抱負，勉勵他們從小要有志
向，將來為家鄉、為祖國做貢獻。這裡面其實
也飽含了白刃對于家鄉的深情祝福。

上世紀80年代，在回顧新中國成立30多年
來的艱辛歷程時，白刃還曾說過一句觸碰人心
的話：「大躍進時期，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成了
『瘟疫』；十年浩劫『假大空』登峰造極，把
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破壞了。今天，要建設四個
現代化，必須徹底掃清『假大空』，必須培養
千千萬萬敢說真話、剛強的改革者。」從他身
上投射出的人格光輝，極大地啟迪和鼓舞了新
時代的作家們。

著名作家丁玲這樣評價白刃說：「他儘管
遭受過曲折，但仍孜孜于寫作，寫出了成績，
他不愧是我們黨、我們解放軍培養出來的一個
堅強的、值得愛護和尊敬的文藝戰士。」

<泉州晚報>

菲律賓歸僑憶抗戰歲月
白刃：回國參加八路軍抗日隊伍
我的老家是福建晉江永寧，父親原是旅

菲華僑，我也于1935年到了菲律賓，在馬尼拉
華僑中學半工半讀。在級任老師董冰如的培養
教育下，我成了他領導的「人人日日抗日救國
會」的常委，參加了《救亡月刊》編輯工作。
後來我又到了于以同創辦的《華僑商報》當編
輯部學徒，有時和記者出去採訪社會新聞，有
時譯些電訊。當在外電裡看到日寇在祖國的種
種暴行時，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恨不能早日
回國，拿起刀槍殺敵人。

1937年3月初，幾經周折，我終於歸國。
在老家籌集了旅費後，從廈門到上海，在南京
稍停之後又從上海到廈門。那真是：到南京，
救國無門;望延安，路途遙遠。回到廈門後，我
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級，開學不久，日寇空襲廈
門。在各種進步思潮的鼓舞下，我更堅定了去
延安參加八路軍抗日隊伍的決心。寫信與董冰
如老師聯繫，老師在覆信中也叫我去陝北。

那時福建禁止壯丁出境，當時19歲的我正
在被禁之列。廈門已被日軍佔領，我在泉州灣
乘英國船到汕頭後再到香港，找姐姐資助與幾
個同學去了西安。在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我
們編隊之後，徒步行軍到延安。800里行軍是我
們未進抗大先上的第一課。

行軍走到耀縣時，我被國民黨兵盤問：
為什麼打起仗來不回南洋去?我說「自從『九·

一八』日本強佔東三省，外國人瞧不起中國，
華僑在海外很受氣。有血性的中國人，誰願意
當亡國奴?我回祖國就是為了打日本，怎能跑回
去當逃兵?」

到延安後，我們被編為抗大第五大隊，因
延安地域太小，要到甘肅慶陽建校。200多新
生編成了兩個隊，我編在第一隊，被選為副班
長。11月初，我們開始了新的路程。從原路南
下甘泉、富縣，轉向西走。行軍途中很艱苦，
起初不習慣，後來也慢慢習慣了。

沒過多久，我們維修完營房剛要正式上
課時，突然接到命令，要到敵人後方去。于是
1000多名同學響應黨的號召，堅決到敵後晉東
南去。渡過黃河，通過封鎖線，摸黑找到宿營
地。這裡離八路軍總部不遠，真是個敵後辦學
的好地方。學校成立特科隊，我調到了化學
隊，此外還有工兵隊和機槍隊。那時學校大批
發展新黨員，好多同學都入了黨，我此後也光
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日寇圍攻晉東南，學校搬到太行
山上，我被調到支隊組織的臨時宣傳隊工作。
我們在平順、壺關、陵川一帶的農村裡，寫標
語，演街頭劇，說快板召集群眾會，宣傳黨的
主張和抗日救國的道理，動員群眾支援八路
軍，粉碎日寇的進攻。後來抗大總校移到太行
山，一分校奉命遷往山東，我們跟著進入魯
南，我被派到一一五司令部當參謀，從此開始

了新的戰鬥生活。

王純流：戰鬥在日帝統治下的馬尼拉
我出生于菲律賓，幼時隨父母回國，在家

鄉晉江西岑鄉岑江小學唸書。畢業後，于1939
年返菲律賓與父親團聚，開始是在馬尼拉市溪
仔婆區(QUIAPO)堂叔公家的料器商當學徒。因
為親屬關係，我晚上還能到溪仔婆中西學校學
習英文。1940年底，我又到華僑中學念上午漢
文初中課，下午打工，是個半工半讀的學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法西
斯將侵略的魔掌伸向東南亞各國。日寇佔領菲
律賓後，施行殘暴野蠻的統治，菲律賓人民和
數十萬華僑陷入恐怖的深淵裡。

我在家鄉讀書時就受抗日思潮的影響，
痛恨日寇的暴行，到菲律賓不久又親眼目睹了
日寇的兇惡行徑，更萌生了抵抗的思想。1942
年底，在與一位理髮師和一群好友的交往中，
我開始閱讀地下油印小報《華僑導報》，這大
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同時也堅定了我的抗日決
心。1943年，我投身抗日地下鬥爭行列，加入
了華僑抗日反奸大同盟屬下的店員抗日反奸同
盟，簡稱「店抗」。

參加店抗後，根據地下組織的決定，我
積極的1944年4、5月間，日軍在各戰場上節節
敗退，已顯得力不從心。此時我們又接到新任
務，要在交通要道計順大鐵橋(QUEZONBLVD)
張貼署名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總隊長黃杰的日文

標語，內容是盟軍大反攻了，日軍必敗，請放
下武器等等，目的在動搖日軍軍心。行動之
前，我們先做了充分的實地勘查。某日清晨，
我和蔡媽義、吳維亮、林宗明四人，以玩足球
為掩護，順利地把日文標語貼在大鐵橋地鐵柱
上，取得很好效果。我們暗自歡喜，日軍覆滅
的日子不遠了。

1944年9月間，日軍做垂死掙扎，大肆逮
捕地下抗日分子，此時另外一個地下抗日組
織——華僑抗日鋤奸迫擊團(簡稱迫擊團)的領導
骨幹團員多人被捕，迫擊團被摧殘，處于癱瘓
狀態。

在此危急關頭，上級把我調去支援迫擊
團。起初我協助羅理實恢復地下小報《掃蕩
報》的出版，不久即與迫擊團領導成員蔡振
聲、吳翰清、姚貽沙組成領導核心，開展迫擊
團的重建工作。

1945年2月初，美軍攻進馬尼拉市，廣大
菲律賓人和華僑雀躍，抗日情緒高漲。迫擊團
亦由地下轉為公開活動。2月中、下旬，百餘名
華僑青年到迫擊團報名參加殺敵。3月初，林南
敏、吳重奮、王純流、曾國峰、洪元章帶領迫
擊團武裝隊伍開赴蕊描依絲夏省(NUEVAECIJA)
的仙沓斐(SANTAFE)山地，配合美軍消滅日軍
殘餘部隊，在我們附近亦有血干團組織的華僑
武裝部隊。

1952年底，菲律賓當局突然逮捕了二三百
名華僑，通稱為「難僑案」，政治形勢轉為險
惡。

1953年7月，我即與許青雲、黃明交、李秀
峰四人，離開可愛的第二故鄉菲律賓，于11月
輾轉回到廣州，投身祖國的建設。

<廈門僑聲>


